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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第二十五章

[ 作者 ] 姚雪垠 

[ 单位 ]  

[ 摘要 ] 张家寨的寨主张守业和士绅们、财主们看见票子不用赎就被放回来，而且田见秀还派人护送，又听了张守敬叙说田见秀如何仁

义，如何忠厚，如何决心剿匪安民，愿意同寨上做朋友，答应给黑虎星一点颜色看看，所有这些，都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特别是几个票

子的被送回来，在全寨中大为轰动，认为这是破天荒没有见过的事。过去城里的官军也下乡剿过土匪，有时打掉票子，有时起出票子

①，可是他们把票子当做奇货可居，非要交足了钱才肯放回。哪有过像这样慷慨仗义？这真正是闻所未闻！ 

[ 关键词 ] 《李自成》;小说;明朝;姚雪垠

       张家寨的寨主张守业和士绅们、财主们看见票子不用赎就被放回来，而且田见秀还派人护送，又听了张守敬叙说田见秀如何仁义，

如何忠厚，如何决心剿匪安民，愿意同寨上做朋友，答应给黑虎星一点颜色看看，所有这些，都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特别是几个票子的

被送回来，在全寨中大为轰动，认为这是破天荒没有见过的事。过去城里的官军也下乡剿过土匪，有时打掉票子，有时起出票子①，可

是他们把票子当做奇货可居，非要交足了钱才肯放回。哪有过像这样慷慨仗义？这真正是闻所未闻！  ①起出票子－－土匪将票子窝藏

在什么地方，被军队或什么人找到，叫做“起出票子”或叫做“起票”，以别于在战斗中打掉票子。  张家寨的人们丝毫也不怀疑田见

秀有什么别的诡计。这是因为：第一，他们看见农民军近来在商洛山中剿匪安民是真的，确实杀了一些作恶多端的惯匪；第二，他们平素

常听说田见秀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如今事实证明是果不虚传；第三，他们也知道李自成的老八队和别的“流寇”不同。除此之外，他们

还知道田见秀只带着三百骑兵前来剿匪，所以他们更不疑心田见秀会有破寨的心思。  这天晚上，在寨主的客房里聚着本寨的儿位管事

人和几家肉票的当家人，商量如何酬谢田见秀。钱财当然只能出在被拉去票子的苦主们身上，别人只是来帮助研究一个适当数目。但是这

些苦主们在票子回来以前，每天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东求情，西托人，辗转向杆子哀求，愿意出很多银子赎人，只害怕土匪们一怒把

票子撕①了，甚至为着打救亲人，不惜倾家破产。这些票子之所以没有赎成，不是因为苦主们不肯出钱，而是因为杆子的胃口太大，漫

天要价，尚未说妥。可是如今票子们平安回家了，要谁家多拿出一两银子就好像要从身上揭掉一层皮，疼到心里，他们对着诉苦，都说自

己乡下的地荒了大半，不荒的地也因为连续旱灾，没有收成，搬到这张家寨以后，青石板儿上过日子，只有出项，没有进项，手中的浮钱

都一厘一厘耗干了。总之，尽管他们有的人把银子埋在地下，有的人在暗中放阎王债，却谁都把自己说得是从黄檗汁里泡过的，苦不堪

言，谈到二更以后，仍然没有眉目，张守敬大为生，只好抹下脸皮，说出丑话道：  “你们这些土财主儿，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拄哀仗

不哭爹。票子没有放回来，你门托我想办法赎票子，难道也这么诉苦么？既然大家说得这么苦，那好啦，算我是六指儿搔痒－－多这一道

子。明儿一清早，我把票子送还给田玉峰（他故意称田的表字，以表示对田的尊敬），永不再过问这号闲事。到那时，你们有的哭爹，有

的哭儿，活该！” ①撕－－把肉票杀死叫做“撕票”。  几句话，说得苦主们哑口无言。张守业玩弄着翡翠扳指①望望这个，望望那

个，心中暗笑。过了半天，他慢条斯理地开言说：  ①扳指－－用土石，翡翠，玛瑙或象牙做的圆圈，射箭时，套在右手大拇指上，以

利勾弦。  “三哥，你不要生气，有话慢慢谈。不要一头碰到南墙上，把事情弄得没有转弯余地。”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百个

不管！我明天不把票子还给田玉峰我是丈人！”  “什么话！你怎么好把票子送还给田玉峰？都是邻亲，能够让田玉峰把票子撕了么？

笑话，笑话。”张守业转向苦主们，接着说：“你们各位休怪我直言，连我也觉得不像话。倘若你们不住在我的寨里，我跟三家兄根本不

会管你们的事。今天既然是三家兄拿着我的名帖去拜见田玉峰，－－虽说礼物是你们大家凑的，可是寨上也出了一些，－－所以这事情我

不能脱掉干系。田玉峰还不是看在我三哥面子上才把票子放回来？你们如今不肯做出血筒子，不是过河拆桥么？何况这桥才过了一半！”

一个苦主说：“寨主，你是公正人，你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决不叫令昆仲失掉面子。”  “照，照①，这才像话！”  ①照，照－

－对，对。  张守业和张守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说好说歹，最后决定叫大家拿出一千两银子和五十石粮食，粗细对半，另外

拿出来五十两银子给张守敬作为酬劳。银子和粮食按照各家家产大小分摊。大家对这个总数都还满意，因为倘若票子从杆子手里赎回，至



少要破费三四倍的银钱和粮食。把数目议定之后，大家又担心这个数能不能使田见秀心中满意。他们决定请张守敬明天去一趟，把这个数

目说明，倘若田见秀同意，然后就把银子和粮食送去。  差不多到了三更时候，众人刚刚散去，张守业正要就寝，忽然听见寨墙上一片

呐喊，炮声乱响。他慌忙跑到院里，看见南寨外火光冲天，“妈的，黑虎星来啦！”他骂了一句，随即提着刀，带着一群家丁奔上寨墙。

有许多刀客站在寨外和守寨人对骂，声言不日将来攻寨，今日先烧一座庄子让寨里人知道厉害，离寨三里外的一个庄子果然被点着了，草

房和柴火堆烈焰腾空。火光中有人影奔跑。守寨的乡勇见寨主来到，纷纷要求出寨打仗，但张守业怕中埋伏，不许人们出战。他命令大家

严密防守，不得疏忽，同时派两个人带着他的书子，暗暗开了东门，飞马向田见秀搬兵去了。  田见秀远远地望见火光，知道黑虎星已

经遵照闯王的指示行事，便立刻点齐人马，向张家寨这里奔来。走到半路，恰好遇见张守业派来的下书人，田见秀对他们说：“我知道

了。请你们寨主放心！”他催军前进，转眼间来到寨外。但黑虎星没等田见秀骑兵来到，就一漫正南拉走了，田见秀同张寨主隔着寨墙说

了几句话，挥军向南追赶。在离张家寨十里远的荒山脚下，田见秀的骑兵追上了黑虎星的人马，假意喊杀一阵，黑虎星吩咐手下人把十几

个打扮成刀客模样的人杀了，扔下死尸，然后带着人马走了。田见秀叫弟兄们割下这些死者的首级，又虚追一阵，停下休息。天明以后，

田见秀派谷可成率领二十名骑兵，马镫上挂着十几颗人头，奔往张家寨，他自己带着大队人马兜了一个大圈子，到将近黄昏时才回到几天

来驻扎的那个村庄。  张家寨的人们看田见秀的骑兵闻警前来，追杀杆子，说不尽的高兴和感激。到了第二大早饭时候，人们果然看见

他们打了胜仗，把十几颗人头送来，其中有的人脸上和头顶上带者刀剑的砍伤，血肉模糊，显然是经过了短促的激烈战斗。谷可成和他所

带的这一小队骑兵昨天曾护送张守敬和票子们来到寨外，所以寨上有不少人认识他们，现在一看见是他们把人头送来，大家对他们非常热

情，立刻飞跑去禀告寨主，寨主明白田见秀派他们送来人头是表示对他尊敬，毫不犹豫地吩咐大开寨门，迎接谷可成等进寨休息。不大一

会儿，谷可成等牵着马匹，由张守敬和其他几个寨中管事人陪伴着，由一大群看热闹的男人和孩子们在背后跟随着，来到了寨主张守业的

大门外边，张守业已经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下等候，看见可成等来到，满脸堆笑，趋前几步，拱手相迎。当十几颗人头从马镫上解下来扔在

他的面前地上时，他对可成说了几句慰劳和感激的话，随后拉着可成的手，走进内院，直到大厅上，重新施礼，分宾主坐下叙话。那二十

个弟兄由另外的人们相陪，在前院的客房休息。  “把那些人头挂在南寨门上！”张守业对手下人吩咐说，声音中带着威严和杀气，随

即转脸望着客人，满心愉快地大笑几声，左颊上的一颗有长毛的黑痣随着笑声跳动。  因为知道田见秀在巡逻清乡，到黄昏才能回去，

所以张守业招待可成等吃过早饭以后，又留住他们在寨中休息，到中午又用丰盛的酒席招待他们，一个个喝得满面春色。谷可成遵照田见

秀的嘱咐，利用在寨中休息时间，借着散步的机会，把寨中的地势和道路看个清楚，并把破寨时应该在什么地方点火也确定下来，到申刻

时候，谷可成等先动身回去，随后张守敬代表寨主，带着一群乡勇牵着一头黄牛，抬着猪、羊、鸡、鸭和几坛烧酒，还带着几个吹鼓手拿

着响器，前去向田见秀慰劳并恭贺大捷。今日前去，因为张寨主对田见秀已经放心，所以特别叫人备了一匹好马让张守敬骑着，张守敬俏

皮他说：  “怎么，老五，你不怕田玉峰把这匹牲口留下么？”  “今天我可放心。就让三哥骑一匹金马去，田玉峰也不会留下。” 

田见秀好生用酒肉款待抬送礼物的人们和吹鼓手们，多多地开了赏钱，使大家十分欢喜。张守敬没有随着大家回寨。他留在田见秀这里过

夜，像老朋友一样围着火闲话到三更时候，同榻而眠。关于那几个票子的事，他对田见秀替苦主们诉说了许多艰难的话，然后说出来粮食

和银子数目，请见秀看他和寨主的面子，不要嫌少。见秀不但没露出嫌少的意思，反而说了些领情的话，关于粮食的运送问题，商定由田

见秀派去二十匹骡子，驮运二十石，其余三十石由寨里派牲口送来。  第二天，田见秀把张守敬留住吃午饭，叫谷可成等几个同桌相陪

的偏将殷勤劝酒，十分亲热。在饮酒中间，田见秀吩咐谷可成带他的手下弟兄押运粮食，不要大意。吃酒直吃到太阳偏西。田见秀还要留

客人再谈一阵，忽然从刘宗敏那里来了一个弟兄，马跑得浑身淌汗，送给他一封书子。他打开书子一看，脸上微露不安神色，对客人笑着

说：  “恭甫，恕我不再留你啦，我们总哨刘爷叫我立刻往商州东边去迎接从河南来的一支人马，不能耽搁。”他吩咐将士们迅速准

备，黄昏出发，路上饿了拿干粮充饥，随即又向张守敬说：“我三四天以后就会回来，那时咱们再畅谈吧。”停一下，他又说：“我看，

黑虎星这家伙是不会死心的，我不在此地时候，你们务要小心守寨。”  “请放心，敝寨万无一失。粮食送到哪里？”  “只好送到

总哨刘爷的老营去了。离这儿有六十多里。”  田见秀把客人送出村边时候，他的全体将士都在备马，有的已经在站队，准备出发。另

外谷可成的二十个弟兄和运粮食的骡子队也准备停当；牵骡子的是十个弟兄，各挂腰刀。田见秀正要同客人分别，小将马世耀跑到他的面

前禀报：刚才有老百姓来说，离这儿七八里路的一个村庄里到了一百多个刀客，正在向老百姓派饭。田见秀问道：  “是黑虎星这小子

的人马不是？”  “不知道。”  田见秀想了一下，说：“世耀，你带着三十名弟兄留下来，明天四更以后到张家寨东门外等候，听

可成的将令行事，随着他押运粮食，多多小心。”他又转向客人，脸上挂着笑容说：“恭甫兄，弟有军务在身，马上出发，恕不远送。”

“再晤非遥，伫候佳音。”  张守敬走了一阵，到一个小山头上，立马回顾，看见田见秀的大队骑兵已经离开所驻的村子向东行，旗帜



在夕阳中隐约飘扬。但他没料到，田见秀的人马只走了五六里路，在一个山沟中停下休息，等到太阳落下以后又回到那个村里，而见秀本

人却跟马世耀留在村中未动。  这大晚上，田见秀同几个偏将谈了一阵，并嘱咐他们明天五更进寨以后务必约束部下，不要多杀无辜，

随后，他叫大家早去休息，自己坐在火边等候袁宗第率领人马到来。十年来经过数不清的战斗，攻城破寨好似家常便饭，但今晚他的心情

却有点不同平常，担心这计策会万一被寨中识破不能破寨，闯王的处境更加困难，留在商洛山中练兵的计划将成泡影。过了一阵，他又觉

得两天来步步棋都走得很顺，只要在一夜之间张家寨的人们不能识破计策，到五更鼓就可以把寨子破了，据他同自成估计，张家寨中积存

的粗细粮食至少有三四千石，银钱、衣物和珠宝、首饰等当然也很可观，想着破了寨子对全军和饥民的眼前好处，他的心暗暗地感到兴

奋。但随后他又想着攻破寨子后不知将有多少人被杀死，其中有许多是无辜的老弱妇女，他的心又感到不舒服。他从火边站起来，抄着手

在屋中走了一阵，想起来几天前从本宅主人的书柜中找到的一些书籍，其中有一部佛经，他始终没去翻动。于是他一时心血来潮，洗洗

手，取出来这部有注释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摊在桌上，恭恭敬敬地坐在灯下读起来。  在开始读的时候，他的心中很清静，外边

的马嘶声、人语声，仿佛都隔得很遥远，似听见又似听不见。但过了一阵，他的心又渐渐地乱起来，禁不住考虑着将要如何同乡勇们争夺

寨门，如何免不了进行巷战，如何搬运为数众多的粮食和财物。越想越读不下去，他合上佛经，叫来一名亲兵，问道：  “袁将爷的人

马还没有消息么？”  “还没有消息，大约快到了。”  说话之间，袁宗第率领着五百骑兵（其中有二百名是从老营增援来的）到

了。田见秀正要走出院子迎接，他已经提着马鞭子，精神抖擞，大踏步冲进大门。他一把抓紧见秀的手，苍声苍气他说：  “玉峰哥，

快叫弟兄们给我弄点东西吃，在马上冻坏了！”  他们手拉手走进上房，就像是很久不见面那样亲热。袁宗第在短短的胡子上抹了一

把，抹去了凝结在上边的一层霜花，又把脚连着顿几下，说：  “骑马真冻脚，完全冻麻木了。怎么，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吧？”  

“到目前看来很顺利，但愿五更时也能像这样顺利。”  “准会顺利地撕开围子。今天下午我动身时，有两只喜鹊迎着我的马头叫得可

欢！”袁宗第说毕，哈哈地笑起来，伸出手在火上烤着。  “自成什么时候来到？”  “恐怕要到天明前后了，三四千石粮食，还有

多少财物，不得几千人来搬运？搬运去放在哪儿？为这事，听说老营里从今天上午就忙乱得不亦乐乎。”  见秀笑着说：“这几年来我

常说自成的智谋出众，如今看他智取张家寨所想的妙计，叫我实在不能不五体投地。”  “提到自成，我姓袁的真没话说，咱们不说荥

阳大会和兵困车厢峡时自成的智谋多么叫人敬佩，就拿上月他去谷城这件事说，咱们准有他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清楚？所以我说，潼关

这一次惨败算不得什么事儿，这只是上天故意磨练磨练他，自古成大事立大业的，有几个人不栽过几次跟头？江山可不是好端端从天上掉

下来的！”袁宗第的眼光随便转往桌子上，看见豆油灯的青光下放着一本黄封面的经卷，感到新奇，望着见秀笑一笑，问：“你在读这个

东西？”  “从来没读过，刚才才拿出来读了一段。”  “嗨，你这个人呀，别人说你是活菩萨，你真想修行成佛哩！到五更咱们就

要攻寨子，杀人放火，你却在二更时候又布置军事，又读佛经，不是很可笑么？”袁宗第见见秀笑而不言，又说道：“田哥，别生气，你

能够成佛也是好事儿。可是咱们目前还得靠自成的妙计和将士们的刀剑去破开张家寨，靠念经可没有门儿。”他大笑一阵，向站在门外的

一个亲兵问：“人马都到齐了么？”  “已经到齐啦。”  “去，传知各哨：马上埋锅做饭，吃毕睡觉，四更出发，攻开寨子以后再

吃早饭！”  “是！”  “还有，做饭时不要让火光照到天空，小心莫给张家寨的守寨人们望见火光。”  田见秀的亲兵端来了一盘

玉米面掺柿子皮做的窝窝头，还有一黑瓦碗玉米惨做的稀饭，窝窝头是皮有热汗内里凉，来不及馏透，但好的是稀饭是现做的，喝下去暖

到心里，袁宗第很满意，狼吞虎咽地把干的和稀的一扫而光。一吃毕，他就和衣躺在田见秀的床上，鼾声如雷。  田见秀却没有瞌睡。

他带着几个亲兵走出两三里路，站在山头上望望张家寨寨墙上的灯火，听听更声，总是免不掉对谷可成等一起人在寨中有些担心，回到村

中，已经交四更天气。他把马世耀叫到面前，嘱咐了几句话，命令他带着三十名挑选的精兵即刻出发，然后他传令全体将士起来，在村边

站队。最后他才把袁宗第叫了起来。虽然按照闯王的指示，在这次战斗中他是主将，但是他还是谦逊他说：  “汉举，你下令吧，时候

不早啦。”  袁宗第睁大眼睛：“你是主将，怎么叫我下令？”  “咱两个不管谁下令都是一样。”  “别谦逊啦。你再谦逊一阵，

时光就来不及啦。”  田见秀不再推让，同袁宗第走到村边，把如何破张家寨的办法对全体七百多将士说清楚，分派了不同任务，最后

说：  “进了寨，千万记清三件事：一不许杀害无辜，二不许奸淫妇女，三不许随便烧房子。这是闯王的军令，谁违反，军法不容！” 

队伍悄悄地出发了。人衔枚，马摘铃，武器不准碰出响声。只有马蹄踏得石路响，但那是没有办法的。  四更打过不久，在张家寨东寨

墙上的守夜人听见远远地传来马蹄声和咳嗽声，大家立刻警觉起来，把那些打瞌睡的同伴们推醒，共同等待着，从寨垛上探头凝望。转眼

间，马蹄声近了，在朦胧的月色下出现了一小队骑兵的影子。一个守寨人大声问道：  “谁？干什么的？”  “我们是田将爷派来押

运粮食的。”马世耀在马上回答说，随即命令他的弟兄们下马，在寨门外等候。  寨上问：“今天来的一位姓谷的头领，你可认识

么？”  “当然认识。今日我俩一道陪着你们寨上的恭甫三爷吃酒哩。老哥，能扔下来一捆柴火让我们烤烤火么？”  “行，行。别

说一捆，两捆也行。可是，请问你贵姓？”  “不敢。贱姓马，大号世耀。你们恭甫先生认识我，不信，你们去问他。”  “不用



问，不用问。既然是田爷那里来的人，我们就放心啦。”  果然很快地从寨墙上扔下来两捆柴火。马世耀等把柴火点着，围着火堆烤

火，等候着寨里动静，寨墙上不断地有人同他们谈话，态度很亲切。  当马世耀等在烤火时候，田见秀和袁宗第率领的大队人马来到了

离东门三里外的山沟中停了下来。为着不便守寨人听见马蹄声，也为着攻进寨里作战用不着骑马，他们留下来五十名弟兄看守马匹，二百

名弟兄准备着攻破寨以后骑着马在寨外巡逻，拦截那些跳寨逃跑的人们，其余的五百多将上悄悄步行，走到离东门不到半里远的山坡下埋

伏起来。  鸡子叫二遍了，寨里打着五更。但天色还不亮。斜月挂在林梢。启明星在东方闪着银光。有些守寨人见整夜平安无事，马上

就要天亮，开始陆续地潜下寨墙，躲到附近的背风地方烤火。那些胆大的，干脆溜回家去，正在这时，从寨里传出来纷乱的牲口蹄子声和

人语声。马世耀向寨上问：  “是送粮食出来了么？”  “怎么不是？在等候开寨门哩。”  马世耀对手下的弟兄说：“上马！”三

十名弟兄刚跳上马，寨门打开了。首批出来的是田见秀派来的二十匹骡子，由十名弟兄押着，跟着第二批是张家寨的二十几个人押着的几

十匹牲口，其中有骡子，有马，有驴。这些人有的带有武器，有的没带，还有的是佃户家的老头和半桩孩子。这一批人和牲口出来以后，

才是谷可成的护运队，谷可成的人马走到寨门边，一声喊杀，就把几个把守寨门的乡勇砍死，一部分弟兄占领了寨门洞，一部分弟兄就在

寨门里的大街上动起手来，杀死了张守敬等几个送行的人，同时点着了靠近寨门的几间草房。几乎是同一瞬间，马世耀的三十名骑兵也发

出一声喊杀，登时把那些送粮食的人们砍倒几个，其余的不是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便是往路两旁的荒草中撒腿逃命。世耀等并不追杀，却

大声呐喊着向寨里冲去，走在第一批的十个弟兄，赶快回来，把所有的受惊的牲口牵住，不使它们跑散，他们举着明晃晃的刀剑威胁那些

跪在地上的老乡说：  “起来！牵着牲口跟我们到山坡下去！”  田见秀和袁宗第率领的步兵听见喊杀声，又看见义军已经占领了寨

门，便齐声呐喊着奔跑过来，像一股潮水似的涌进寨内。那些守在寨墙上的人们一见东门失守，火光冲天，寨里和寨外一片喊杀声，而且

寨里到处是奔跑的马蹄声，吓得魂飞天外，有的一面逃命一面哭叫着：“破寨啦！破寨啦！快逃命吧！”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退到几家坚固

的宅子里，同宅子里边的男人们合起来进行抵抗，向街上的农民军抛掷砖瓦、放箭、放鸟枪和火铳。寨主张守业的宅子集聚的人最多，一

部分是他的家丁，一部分是乡勇，一部分是左右邻居，还有一部分是佃户和雇工。他自己手执三眼铳，站在房坡上，指挥着大家拼死抵

抗。  李自成的这一支农民军十年来对于攻破城寨后进行巷战具有丰富的经验。张家寨是一个大寨，而农民军的人数又只有几百人，因

此田见秀在进寨以后并不派人上寨墙，任守寨人在惊慌中自行瓦解，却一面占领重要路口，一面集中力量进攻那些孤立的据点。和往日不

同的是：往日如遇到这种抵抗，只要把房屋点着，就可以使顽强的抵抗登时瓦解，甚至玉石俱焚。但是在张家寨中，为要取得粮食和其他

十分必需的物资，田见秀对将士们再三叮咛过，进寨以后只烧几间茅庵草舍吓吓居民，除非万不得已，对“好主儿”①的房子都不许随

便放火，只能到退出时他传令放火才可以放火。田见秀和袁宗第用三百多人围攻张守业的宅子，大声叫喊：“投降免死！倘不投降，不分

男女老幼，一齐杀光！”但是张守业和他的亲信们压根儿不相信这些话，同时害怕妇女们受辱，又依恃垣墙高厚，宅子坚固，对农民军破

口大骂，于是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①好主儿－－解放以前，在口语中把地主称做好主儿，极少称为地主。这个语源显然来自秦汉以来

的良贱之分。良家就是好主儿。  这宅子前面临街，后面是空场，左边同相邻的宅子中间隔着一条小巷，只有右边有别家的房子相连，

但比较矮。对面的街房也矮得多。当寨初破时，附近的邻居大批逃了来，守寨的人们也逃来一部分，如今这宅子里连妇女儿童有两三百

人，而男子有七八十人。农民军起初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右边。他们一面从右边邻居的房子上步步逼进，但是到接近这宅子时，却被敌人从

高处投下来的密如暴雨般的砖、瓦、石块打得不能抬头。妇女们还烧了开水，煮了稀饭，一桶一桶地送到房坡上，随着砖石浇下去。农民

军不顾死伤，轮番进攻。每次进攻，所有参加围攻的将士们为着助威和惊破敌胆，齐声起吼，并且大声叫着：  “灌①呀！灌呀！灌进

去啦！……”  ①灌－－就是攻进去。这是拿水来比方队伍，队伍攻进城寨或住宅像一股水灌进池子，所以又把撤出叫做“出水”。  

有一次，一个魁梧有力的小头目戴着铜盔，把大刀噙在嘴里，双手举着一扇榆木门板做盾牌，不顾一切地向前“灌”，背后跟着两个弟

兄，也都拿门板护身。中途有两个挂了彩，滚下房坡，但是他连头也不回，继续前进。他的门板上中的箭像刺猬一样。砖头和瓦块像雨点

般地打在门板上，咚咚乱响。防守的人们见对他没有办法，就点燃了一响抬枪。他看见火光一红，就站住不动，扎好架势等着。抬枪虽然

比鸟枪和火铳的杀伤力强大得多，但是它用的仍然不是炮弹，而是装着很多像蚕豆大小的铁子儿和铁钉子，特别多的是石头子儿。火光闪

过之后，随即抬枪响了。小头目觉得好像有什么人向他的门板上猛力一推，使他一屁股坐在房坡上，同时耳朵震得嗡嗡响。一部分枪子儿

打在他的门板上，一部分从门板上边和两旁扫过，刷拉拉打在房坡上和房脊上，同时把他背后的两个弟兄打倒了，正在呐喊着“灌呀！灌

呀！”的将士们突然住声，以为他不是被打死便是挂彩了，而相反的，那些守宅子的人们却得意地大声叫好。第二次叫好声还没歇音，这

个小头目一跃而起，在一团充满硝磺味的浓烟中扑向前去，迅速地把门板靠到张守业的房檐上，爬上去，一面往屋脊上跑，一面举着大刀

狂呼：  “弟兄们随我灌哪！灌哪！”  几十个将士都在他背后十几丈远的屋脊上一跃而起，狂呼着随他冲去。他冒着砖瓦和石块，



还没有跑到屋脊时就已经被打中几下。但是他没有后退，狂呼而前。他正要翻过房脊，忽然从房脊里边站起来五六个人。有一个人照着他

的头砍了一刀，被他用刀挡开。第二个人几乎同时用矛子刺进他的胸脯。他用左手夺住矛子杆，用右手将对方砍死，但他自己也倒了下

去。当他正倒下去时，另一根长矛也刺中了他。背后的将士们看见他已被杀死，而敌人又用火铳和乱箭齐射，登时挂彩了十来个人，只好

停止进攻。正在没有办法时，袁宗第已经派人从寨门上把一尊大炮运来，由二十多个人往房脊上搬运，另由许多人搬运粮食包在房脊上堆

成炮台，张守业看见农民军在房脊上架大炮，吩咐用抬枪、火铳、鸟枪和弓弩齐射。但当他们射击时，农民军就伏下身子，用房脊作掩

护，等他们停歇时就赶快堆粮食包。转眼之间，炮台堆成，大炮架好，装上火药和十几斤铁钉子和石头子儿，准备点燃，这种炮是用生铁

铸成的，炮日有二号饭碗那么粗，炮身用愉木包裹，外用铁条箍着，为的是防它炸裂，因为外包愉木，所以俗称榆木喷。袁宗第挑选三十

个精壮小伙子担任灌手，准备了几副门板当做梯子，只等榆木喷响过之后，趁着敌人大批死伤，在浓烟中冲向前去。没有料到，炮口放得

不够高，引线点燃后，大家屏息等候，只听轰然一声，打塌了张守业宅了这边邻居的两间房子，竞没有打到寨主的房子上去。更意外的

是，不但把架炮的房脊震塌了一个大洞，还把附近的将士们震倒了许多人，有些人咕噜噜从房坡上滚落院中，幸而房檐不高，摔伤的不严

重。这件事，在这次战斗结束后被大家当做笑话谈，谈了几年，但在当时那一刻，真够叫人们兴。  袁宗第叫弟兄们赶快把榆木喷换一

个房脊，重堆炮台。张守业早就想到应该放火烧着右边相邻的宅子以阻挡农民军在这方面的进攻，但因为这些宅子是他的两位叔父的，下

列万不得已他不能下此辣手，现在他看见农民军又在架榆木喷，便跳下房坡，站在院里对他的两位叔父说：  “没有别的法子，我看只

好用火烧啦。你门的几十口家眷都在我这宅子里，什么祖业不祖业，家财不家财，保住性命要紧！”  他的一位叔父含着眼泪颤声说：

“你放火吧。只要保住一家性命，我一切都不要了。”  另一个叔父问：“不会把你这边的宅子也引着么？”  张守业回答说：“不

会的。你没看风是向那边刮的？再说，我这宅子是砖裹檐。”  当农民军正在重新架设大炮的时候，从张守业的房子上抛出来十几个点

燃的硫磺包和火药包，有的落在房坡上，有的落在院子里。那些落在柴堆上和草房上边的登时就引起大火，跟着就把瓦房也烧着了。在农

民军和张守业的宅子中间成了一片火海，使得农民军不但放弃了进攻，还得分派一部分弟兄督同百姓扑灭向外扩展的火势，同时从已经燃

烧的宅子中抢运出粮食和财物。  这时，太阳已经有树顶高了，另外几处孤立死守的宅子都已经次第攻破了，只剩下寨主张守业的宅子

仍在同农民军继续对抗。田见秀和袁宗第召集几个将领到一起，商议下一步进攻办法，如今只能从南边正门和北边后门任择一路进攻，或

两路同时进攻。前边临街是一座高大的门楼，门楼的两旁是砖裹檐倒坐围房，后墙上开有枪眼，可以向外点放火铳和鸟枪。很厚的榆木大

门包着铁叶子，一排排钉着大头生铁钉，用斧头绝难砍开，而且在宅子被围攻时，站在对面街房上的兄弟们听见声音，知道守宅子的人们

用石条和木头从里边把大门顶得很牢。后门小而坚固，垣墙是用石头砌起来的，约有一丈二尺高，听本村百姓说有二尺多厚。倘若从这里

架云梯进攻，灌手们的伤亡必然较多，而且攻破以后，也只能进到张守业的后花园、居住雇工和喂养骡马的群房院中，还须要费大劲进攻

主宅。大家正在商议不决，李自成和李过到了。  随着闯王来到的几千老百姓，老少都有，还有一部分妇女，有牲口的赶牲口，没牲口

的挑箩筐或布袋。俗话说，人马上万，没边没岸。这虽然不过四五千人，却因为队伍不整齐，加上山路又窄又曲折，简直从队头望不到队

尾。山中人烟稀，这几乎是把老营一带方圆几十里以内能够出动的百姓都出动了。  号召饥民的工作是昨天午后在许多村庄差不多同时

开始的。没有敲锣，毫不张扬，只是有人分头暗传，说义军要去破商州城，叫老百姓都去抢运粮食和财物，运回后交到指定地点，然后由

义军分给百姓。这一带百姓曾有过吃大户①的经验，有少数还有过随在杆子后边抢大户的经验，如今眼看山穷水尽，加上年关已临，正

苦没人带头抢粮。尤其他们近来见义军确实卫护穷人，几次放赈，都相信抢回来的粮食和财物定会分给众人。一听号召，顿时村村落落如

同锅滚了一般，争先恐后地响应，立即准备行动。闯王派李过负责押运粮食和财物的事。为着避免临时争抢纷乱和私将东西拿回家去，李

过传令叫大村每一村举出一个头儿，小村数村共举一个头儿，各成一队，一乡的人又共成一个总队，由一个总头儿照管。又怕跑乱了队，

叫每一乡的人用一种颜色的布条缝在臂上。看见侄儿在仓猝之间把四五千没王蜂似的饥民编成队伍，闯工在心中暗暗地点头嘉许。在过去

十年中。每次攻克一个地方，总是义军把粮食和财物抢取一部分，余下的任穷人随便拿，结果只有胆大的和有力量的得了好处，胆小的和

力弱的纵然抢到东西也往往被别人夺去，甚至被强者杀伤。因此，这一次由义军统一安排百姓抢运，将来统一发放，事情好像是偶然的，

却具有重要意义。闯王见这次的办法好，以后继续采用，办法也逐渐周密起来，所以两年后攻破像洛阳那样的大城池才能做到秩序不乱，

除义军得到了大量粮饷之外，也使几十万饥民得到好处。  ①吃大户－－饥馑年头：穷人们千百成群，涌向大地主门前，强迫供饭，吃

毕再转移别家。倘遇拒绝，便行硬抢。  黄昏以前，这四五千饥民已经一群一群，陆续地集合起来。有干粮的自带干粮，实在没有的就

由农民军给一点。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并不是去商州城，而是往张家寨去。李自成带着双喜、张鼐和几名亲兵，来到集合的地方看看。

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牵着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子也来到集合地点，便问道：  “老奶奶，你俩老的老，小的小，怎么也要去？路

太远，你们走不动，回家去吧。”  老婆婆恳求说：“掌盘子老爷，你老可怜我，让我也去拿一把粮食吧，俺奶孙俩快要饿死啦。”  



“粮食运回来，我们会挨门挨户放赈的，你奶孙俩快回家吧。”  “自己不去也能够分到粮食？”  “能的，能的。你放心。”  

“唉呀，这才是有青天啦！大爷，让我奶孙俩给你老磕个头吧！”老婆婆拉着孙子跪下去，给闯王连磕了两个响头。  人们不知道他是

闯王，但看出来他是个大头领。有人猜到他是闯王，但不敢说出口来。闯王等饥民出发以后、又回到老营去，处理别的事情。二更以后，

他才出发，追过了饥民，追上了骑马走在饥民前边的李过。那时月亮还没有出来，无数的火把在万山中好似一条火龙，十分壮观。李过对

他说：  “沿路经过一些村庄，饥民都要加入，我怕到时候乱抢粮食，不许他们加入。”  自成沉默片刻，说道：“这次不让他们加

入也好，以后攻别的寨子时再说吧。”  他望望那一条浩浩荡荡、曲折前进的火龙，心思如潮，仿佛看见沿途无数的老百姓站在村边张

望，因为不许他们加入而怀着嫉妒和抱怨。一个念头闪过他的心头，他仿佛看见了再过几个月，当他重新大举以后，从陕西到河南，到处

都是这样：成千上万的饥民跟随他，攻城破寨，开仓放赈。不，那时候将不是这样的规模。那时候的规模会比如今的大许多倍，许多倍！

到了张家寨，向田见秀和袁宗第问明了战斗情况，李自成叫侄儿去指挥抢运粮食和财物，自己由见秀和宗第陪着把张守业的宅子看了一

圈。他站在街对面一箭外的房坡上看了一阵，转过头来问：  “咱们来一个‘围师必缺’①，撤开围在后门的人马，给他们一条路往外

逃跑，专攻大门怎么样？”  ①围师必缺－－语出《孙子•军争篇》，意思是围敌三面，空其一面，诱其出奔而邀击之。  田见秀说：

“刚才我们也想着应该从大门进攻，一攻进去就到了主宅。只是这大门很坚固，怎么攻法？”  闯王想了想，说：“这好办，在大门下

边放进吧。有三四百斤火药不就炸开了？”  一提放进，人们的心中登时亮了。这是多么简单的办法，但闯王不提，大家竟然都忘了。

所谓放迸，就是用火药爆破。不知什么时候，高迎祥和李自成的部队曾用这办法炸开过城门，将士们因为火药爆发时砖石四下飞迸，就把

这办法叫做放迸。但十年来农民军很少攻坚，对于城池多采取奇袭和内应的办法攻破，或采用云梯爬城，用火药爆破城墙或城门的次数很

少，用这种办法必须挖地道，费时较久，而过去总是速来速往，很少对一座城池围攻过几天以上。因为放迸的办法不常用，所以临时没有

人想起来是不足为奇的。  “好哇！这办法准能成功！”袁宗第高兴地叫着说。“人躲在大门下边埋火药，连挖地道也不用！”  办

法一决定，立刻进行。田见秀让大部分将士都休息，吃东西，同时监视着房坡上的敌人活动，只派十来个人蹿到张守业的大门下边，从两

边门墩下边掘开石头，往下挖洞。张守业起初不知道农民军的真正意图，以为他们是想拆毁大门，所以并不害怕。当他明白是要在门墩下

边埋火药时，害怕极了，但想不出对付办法。挖洞的人们是在他的门楼下边，从房脊上用鸟枪和弓箭射不到，抛火球也烧不到。他想烧毁

对面的宅子，可是对面的房子全是瓦房，院中凡能引火的柴火和家具都移开了。在无可奈何中，他把一部分男人撤退到二门里边，把十几

杆鸟枪和火铳对准大门，等待着农民军从轰塌的大门缺口冲进来。  大门下边的挖洞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到一顿饭时，两个地洞都挖

有二尺多深，像水桶那么粗，弟兄们将两个木桶装满火药，埋进洞中，插上一丈多长的引线，然后把引线点着，飞快逃走，那些在对面街

房上和院子里的将士们听见约好的唿哨声也一哄而逃，站在二十丈以外的地方等候。突然，紧接着轰隆两声，大地震颤，浓烟和尘土漫

天，砖瓦和木料向四下飞迸，有一个石狮子门墩被抛在十丈以外。有些砖瓦飞进二门里边和房坡上，把守宅子的入打伤几个。在火药爆炸

以前的片刻中，在对面等待的农民军和宅子里的人们，都是出奇的静寂。爆发刚过，农民军发出一片惊天动地的呐喊，谷可成带着人们首

先冲进轰塌的人门，用抬进来的木梁冲击二门。张守业预备在二门上的那些人们，有几个是佃户和长工，原来是在主人的威迫下不得不卖

命守宅子，这时扔下鸟枪和火铳，跳下房子就向后院逃命，一面跑一面大叫：  “快逃命呀！快逃命呀！已经杀进院里来啦！”  别

的人看见这情形，也都跟着逃命。他们打开角门，穿过花园，又打开后门逃出。张守业见大势已去，农民军马上就会进来，慌忙奔进内

宅，用大刀逼着他的妻妾和女儿们说：“你们快上吊！快上吊！”然后他也向后院逃命，企图混在人堆中冲出寨外。当他才跑到花园时，

二门已经被打开了……  当弟兄们在张守业的大门下挖地洞时，李自成同田见秀到寨中各处巡视，留下袁宗第指挥攻宅子。等火药一爆

炸，他们赶快回来，见弟兄们已经从塌毁的大门缺口冲进去，便勒转马头，绕出这座宅子的背后。那些逃出来的人们都在从后门到寨墙根

这一段的空地上被埋伏的弟兄们杀死了，他们下了马，打算从后门进去看看。刚到后门口，看见几个弟兄押着一群人走出来，其中除一个

农民装束的青年外，全是囚犯，有的带着脚镣，有的脖子上锁着铁链子，有的手上绑着绳子，自成一问，知道这些人都欠张守业和别的大

户们的租课和阎王债，因无力偿还，被张守业派乡勇和家丁去抓了来，下人私牢。他正向一个带铁链子的人问话，有一个弟兄叫那个农民

青年跪下，举刀要杀。几个囚犯同时跪下去救那个青年，哀求饶命。自成不知是怎么回事儿，望望那个举着刀的弟兄。那个弟兄放下刀，

说：  “他不是囚犯，我才看见他把一把刀扔到地上。”  “不，不！”一个囚犯叫。“他是被逼来守寨的。刚才是他把牢门打开

的。他跟我是一个村的人，人老几辈儿受苦！”  闯王明白了，挥手叫跪着的人们和那个青年都站起来。他对押这群人的小头目说：  

“快把他们的脚镣和铁链砸开。给他们每人几升粮食，让他们回家去。”他转向那个青年，笑着说：“好险哪，差一点儿你完事了。你为

什么不求饶呢？”  “活着也没福可享，砍头不过碗大疤瘌，求什么饶！”  “有种！你愿意随我们去么？”  小伙子眨眨眼睛、忽



然高兴起来：“你们要我？”  “要。”  “妥啦，哪鬼孙不跟随你们！”  闯王拍着小伙子的肩，哈哈地笑起来，又问：“你看见

寨主逃到哪里去了？”  “那不是？”小伙子说，向假山下边一指。  张守业已经挨了一刀，但还没有死讫，趴在假山下边呻吟。自

成的一个亲兵正要去结果他的性命，小伙子兴致勃勃他说：“让我来，今天可让我出一口气！”他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往张守业的后脑

上砸去，随即恨恨地骂道：  “你妈的也有今天！”  李自成到张守业的宅子里看了一下就退出来，同田见秀骑上马去别处巡视。弟

兄们伤亡很少，攻破了这样坚固而富裕的大寨，解救了眼下的粮食困难，自然是一件喜事。但他同田见秀都不像旁人一样。他们的心情很

矛盾，在快活中夹有不愉快，聚集在寨主宅子中的男女老少三百多口将近一半都死了，其中有一小部分年轻妇女是上吊死的，别的是被杀

死的。他们对这宅子中的屠戮还不感到太过分，因为这是怪他们固守顽抗。但是别处也杀死了很多妇女老弱和并没有进行抵抗的男人，寨

外因为有骑兵巡逻，从寨里逃出去的人们也大半被杀了，其中也有老人和小孩。尤其使闯王不愉快的事情是，奸淫妇女的事还是有的。看

过了寨里寨外的情形，他对见秀说：  “玉峰，你看，要真正成为仁义之师，纪律严明，多不容易！”  “是的呀，临出发时我还三

令五申，不许妄杀无辜，不许奸淫哩！”  停了一阵，自成又说：“有人不同意我留在商洛山中练兵。倘若没有纪律严明的仁义之师，

如何能成就大事？”  他没有在张家寨多停留，对田见秀嘱咐了几句话就带着双喜、张鼐和一大群亲兵回老营去了。  张家寨的东西

运了两天，留下来没运走的东西准许附近老百姓自由去拿。到第四天，一切东西差不多被拿光了，留下来最后撤退的农民军才在几家大户

的宅子里放火，并把寨门也放火烧了。  方圆几十里以内的饥民及时地得到赈济，个个欢喜，感激不尽。远处的老百姓闻风羡慕，到处

哄传。老百姓得到好处，不断地把许多山寨的底细暗中告诉义军，有的人愿意做底线，请义军前去破寨。从小年下到年除夕，几天之内，

义军利用内应，连破了两座山寨。高一功在蓝田边境也用计在除夕黄昏攻破了一座山寨。这个新年，财主富户提心吊胆，哭哭啼啼，贫家

小户却过得比往年快活。本来是灾荒的年头，凋敝的农村，凄凉的年关，却因为几十个村庄普遍地放了赈，又没有本地杆子骚扰，竟然出

现了一些儿暂时的太平景象。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贴了春联，有的挂了桃符①；村村落落在大年初一五更接神时还放了鞭炮。人们互相拜

年，也给驻扎在村中的、已经相熟的义军大小头目拜年。军民见面时，不管识与不识，拱手道喜。  ①桃符－－占人过年时用两块桃木

板悬挂门两边，上书神茶，郁垒二神名以辟邪，叫做桃符，或叫“仙木”。五代时桃符上开始写对联。明初开始用红纸写春联，但是直到

明末，悬挂桃符的习俗未绝。  百里以内，没有一个山寨不向义军送年礼。义军再向他们借粮，他们也不敢像过去硬抗了。将士们有了

粮食，有了衣被，牲口也增多了。大家的精神振奋，不再说怪话了。初一五更，李自成的老营将士按照着米脂县的古老风俗，把石炭烧

红，用醋浇在上边，遍熏屋内，据说可以去一年的瘟疫，名叫打醋炭。自成看着李强和双喜等兴致勃勃地在他住的屋里打醋炭，笑而不

言，一缕乡思浮上心头，在肚里说：  “唉，什么时候才能够大功成了，回故乡看看！”  大色才麻麻亮，就有将领们来给他拜年，

一直到早饭后，还是来往不断。到了半晌，他看人来得少了些，才出去给田见秀等年纪较长的将领回拜年，也到相熟的老百姓家走走，到

弟兄们的窝铺里看看。这一天，因为军民暂时有了粮食，他过得相当畅快。  大年初二，黑虎星来给闯王和李过拜年，并感谢给他的几

十石粮食。李自成对他很亲热，留着他住过破五，他对李过说：  “大哥，咱闯王叔什么时候树大旗？只要咱叔树大旗，你兄弟一定来

跟着他老人家打天下，要不来不是娘养的！说良心话，我现在才觉得眼睛开缝啦。”  破五这一天，自成为着使将士们过得快活，吩咐

老营总管，多发给各哨一点灰面，让大家按照延安府附近往年乡俗，早晨饱饱地吃顿面条儿。这顿面条儿俗称春面，饱吃一顿叫做填五

穷。五更时，李自成舞了一阵花马剑，到宅后窝铺中随便看看，因为过节，将士们暂停操练。他看见老兵王长顺用白纸剪成一个女人模

样，同着屋中扫的一堆尘土一起送出院子，在大路旁边倒掉。他笑着说：  “长顺，你在送穷①么？”  ①送穷－－即送穷鬼，这是

很古老的民间风俗。唐代送穷是在正月晦日，明、清米脂县及其附近各县是在破五。  “唉呀，闯王，给你看见啦！”王长顺猛抬起

头，捋着短胡子，嘻嘻地笑起来。  “你看能把穷鬼送走么？”  “我爷爷奶奶送了一辈子，我爸爸妈妈送了一辈子，我自己在家也

送了半辈子，都没送走。穷鬼跟我们一家住得有感情，老不肯走。不过，现在我是替咱们全营送穷鬼，托你闯王福大命大，我看他一定会

走。这个新年，咱们全营不是过得火火色色么？经我这一送，以后咱们全营的日子就更好啦。”  闯王忍不住大笑起来，在他的肩膀上

重重地拍了一下，大声说：  “好哇，老王！咱们不要穷鬼，老百姓也不要穷鬼，你把穷鬼送给那些大财主们吧！”  黑虎星明天要

走。吃过午饭，闯王陪他去向几位大将辞行。他们先去看田见秀，到了田见秀住的村子，看见见秀的屋里只有几个亲兵在烤火，桌上点着

一炉香，摊着一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自成笑一笑，说：“我们玉峰哥，没放下屠刀就打算成佛了。”知道见秀在一家老百姓的牛屋

中聊天，他便同黑虎星往那家的牛屋走去。  牛屋中的当门地上烧了两个树根疙瘩，冒着烟，呛得人们不断咳嗽。尽管这一家老百姓已

经穷得只剩下一头小毛驴，但小石槽上仍像往年一样贴着一张红纸条，上写着“槽头兴旺”，田见秀和他的两名亲兵背靠石槽，挤在老百

姓中间、面对火堆，也是被烟气熏得淌眼泪。他面带微笑，聚精会神地听一个老头子在读刘伯温的诗。据说最近在西安附近挖出来了一通

石碑，是两百多年前刘伯温埋下去的，上面刻着一首诗，把近来的国运说得明白无隐，总之是天下大乱，明朝的气数尽了。  当闯王带



着黑虎星走到牛屋门外时，屋里的人们谁也没注意，亲兵头目李强正要去推开半掩着的门，被闯王用手势阻止了。他不愿这时走进去，惊

扰大家，于是悄悄地立在门外，听那位老头子继续在朗朗地背诵：  家家哭皇天，  人人哭皇天，  父母妻子相抛闪！  你也反， 

我也反，  人马滚滚数不尽，  投晋入楚闹中原①。  仇报仇，  冤报冤。  在劫之人难逃命，  血债还用血来还。  到头来，

达官贵人不如狗，  干戈扰攘入幽燕。  ①投晋人楚闹中原－－这句话是指初期农民军的活动路线是由陕西渡黄河入山西，然后活动

于湖北、安徽、河南一带，而以河南为中心。  老头子念到这里，向大家扫了一眼，用细瘦的指头拈着花白长胡须，说：  “你们

看，这末尾一句，不是说要反到北京城么？所以说，大明的气数是要完啦。”  田见秀称赞说：“你这老头的记性真不坏，记多清楚！

一句不漏，滚瓜溜熟。”  类似这样用歌谣体编的预言，几年来不断出现，有的说是从地下挖出来或从井中捞出来的石碑上刻着的，说

是刘伯温的诗；有的说是玉皇大帝或吕洞宾降坛时写出来的。从明朝中叶开始，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特别激烈，在民间传说中就将足智多

谋的明初开国功臣刘基（字伯温）这个人变成了一个大预言家，经常借他的名字编造政治预言诗在民间传播，对造反起鼓动和宣传作用。

就是今晚老头子所背诵的这首预言歌谣，也流传很广，闯王和田见秀早已听过，只是词句上稍有出入。这分明是一些不满朝廷、同情造反

的农村知识分子编造出来的，故意染上神秘色彩。在当时不少有学问的人们都相信这类预言，农民军的将领和士兵更喜爱听，也更相信，

他们常常从这类带有神秘色彩的预言中得到鼓舞，增加推翻明朝政权、夺取江山的勇气和决心。田见秀望望老头子，对大家说：  “到

了‘达官贵人不如狗，干戈扰攘入幽燕’的时候。就该改朝换代，否极泰来，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了。”  老头子感慨他说：“但愿早

一天否极泰来！”  闯王推开半掩着的门，探进头去，老百姓看见他，纷纷站起来打招呼，请他进去烤火。他没有进去，同大家说几句

话，便把见秀叫出来，一起往见秀住的宅子走去。黑虎星忍不住说：  “田爷，你真行。看你同老百姓在一起多家常。他们见了你一点

儿也不害怕。”  田见秀慢慢他说：“咱在造反以前，不也是受苦的百姓？还不也是打牛腿种田过生活？如今造了反，可不能忘了当年

自己也是受苦的人！”  “对，对。你说的对极啦。”黑虎星又转向自成说：“闯王叔，咱们在这里快快活活地过新年，朝廷老子就不

会有咱们快活，到处闹灾荒，满鞑子也没有退，有他坐萝卜①的日子呢。”  ①坐萝卜－－作难，不好过。  李自成和田见秀都笑了

起来。但这句话也引起来自成的另一条心思：他多么想知道北京的情况啊！尚神仙如今在哪里？难道真的在路上出了事情么？想着尚炯的

吉凶难说，他的心情登时感到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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